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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家兴衰史 

摘录于『16 个福州家族的百年家史』 作者：郑芳  

∞ ISBN: 978‐7‐5334‐7561‐1 ∞ 福建教育出版社 ∞ 2016.12  ∞ 

∞ ∞ ∞ 

拾陆 ∞ 福州角梳盛世里的李厚记制造史 ∞ 

关于福州“三宝”之一角梳的记载，有一段是让人兴奋的：1978 年，一座南宋时代的蔡王升

之墓在福州北郊新店区浮村山被挖掘，出土的随葬物中有６支角梳。这段记载传达了这样一个信

息：福州角梳至少有 800 多年的历史，这让角梳的身份一下子厚重起来。在这段长近千年的历史

中，一段家族史则为角梳的传承增添了细节与想象。这个家族的商号——『李厚记』与另一家

『润光厚』被老福州们看成福州角梳的代名词，其角梳制造史如同福州角梳行业近百年的发展史。

根据史料记载，兴盛时期，『李厚记』和『润光厚』每年外销南洋各地的角梳数量约占总生产量

的 60％，而『李厚记』所占营业比例列首位，超过『润光厚』约 30％。 

 

兼职商人的『李盛记』 

『李盛记』是『李厚记』的前身，与之相关的是一个兼职商人的创业故事。李盛记的主人是

李逢球，长乐人。在李逢球之前，李氏这个家族世代在海边小镇务农。直到清朝同治末期，李逢

球在福州水部门外紫阳乡老家开始了制梳生意。当然，最初，李逢球只能算是个兼职的商人，他

当时的主业还是务农，制梳只是这个期望改变现状的农户的副业。 

当时，制角梳是个门槛并不高的手艺。选料容易、本钱少、工具简单、工艺也不烦琐。制造

角梳所用的水牛蹄壳来自全市各处宰牛场，每担价格大约 1.2 元，其中大约有大蹄 480 个，可以

制造出大型角梳 500 支，中型的 550 支，小型的 600 支，下脚料还可以做肥料。这确实是个适合

农户做的兼职。 

那时，李逢球一家农忙时小生产，农闲时大生产，所有的产品都批发给挑担叫卖的货郎。因

为李逢球很注重产品质量，所以他家的角梳销路很好。不久，李逢球还逐步改良了工具，增加了

品种，市场需求更加开阔，很快，自产自销已经供不应求，于是开始雇佣村里的亲戚朋友，以带

徒弟或雇工的方式维持生产。和其他家的角梳相比，除品质好之外，李家的生意比别家好的另一

个重要原因是——广告，李逢球将产品卖给到处叫卖的货郎，这些流动的商业网点相当于李家的

活广告，销路越来越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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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积累了一些资金和原料的李逢球开始设想开店经营。很快，机会来了。1879 年，南门

外琯后琉球馆的一个做茶叶生意的台湾商人，认为贩运角梳外销是有利可图的，就来李家大量订

货。当时，李逢球家的角梳存货多，质量好，还能应付市场需求。很快，僻处乡间的诸多不便和

逐渐兴旺起来的生意需求相冲突，李家急需要在市中心开设一家店铺。不久，李逢球将家和家庭

作坊从乡间搬到了南门外沙境，也就是现在的八一七中路，正式设铺，立下『李盛记』牌号。 

此时，李逢球的角梳作坊已经发展到选用水牛角作为主要原料，制作相对高档的角梳，这为

『李盛记』在同行中胜出做个铺垫。 

 

三兄弟的『三发记』 

第二代的商业分工 

在八一七中路开设角梳店后，『李盛记』的生意开始稳步发展，根基逐渐牢固。有一件传闻

可以证明这一点：因为当时福州的建筑多是木质结构，防火设备又差，『李盛记』曾经前后三次

遭遇火灾，经济上大受损失，但因为市场稳定，每次都很快恢复正常。 

1886 年，李逢球逝世。『李盛记』的经营进入第二代。李逢球的大儿子李元柄成为『李盛记』

的掌舵，他除协调企业的各种事务外，还主要负责制梳工场，二弟元珊管理店务。『李盛记』的

牌号在李元珊手中改为『李发记角梳店』。 

1909 年，李逢球的三儿子元琛毕业于『程力学校』。他是李家三公子中学历最高的，因为会

说普通话，懂英文，被安排在店里协助打理。这个三公子也确实是个相当出色的助理，除去协调

店里的各种事务，他是李氏企业的第一个有强烈广告意识的继承人。李元琛设计角梳表面绘画图

案工艺，与工人陈清泉等共同新创了不少精巧梳型，并在梳面上绘画各种人物、山水、飞禽走兽，

装贴金箔或银箔。因为图像生动，与众不同，『李发记』的角梳很快被中高端消费人群锁定。 

借势湖北商人 

为了扩大国内北线业务，李家三兄弟结交了湖北葛店的商人李祥发。李祥发与李家三兄弟的

交情很好，这一点从这个湖北商人的名字由来可以看出。据说，当初，此人并不叫李祥发，原名

李香苟，后来因为与『李发记』北线生意的开拓有直接关联，就以『李发记』的发记、祥记头字

为名。 

李祥发经常到汉口、上海、天津、青岛等地经营百货业务，经过他的关系向各口岸推销角梳。

同时，因为销往各地的角梳多和当地百货业打交道，因近水楼台的便利，『李发记』也顺便兼营

了部分手工百货，这部分经营也为李家增加了不少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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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李祥发专为『李发记』向北线联系业务，协助『李发记』在汉口等地设庄。为了答谢

他对『李发记』的贡献，李家兄弟约定，凡是他介绍的各处业务，都支付他销售额的三分作为佣

金。这种合作关系一直维持到了抗日战争开始，李祥发全家迁回湖北原籍才告结束。 

『李发记』的海外商机 

当『李发记』努力拓展福州以外的更多市场时，各种商机也开始自己找上门来。第一次世界

大战时，日本因为没有受到战争的影响，商业非常发达。日本商人们自然不会对角梳这个逐渐热

闹起来的市场视而不见。他们开始委托日本福州领事馆来『李发记』订购大批角梳。他们的订购

方式一般是先订立合约，由台湾银行先用银圆支付三成货款作为准备金。另外，台湾商人每年来

福州采购茶叶，也大批购买角梳带回去。外商的订货大多是先付定金，这对于『李发记』来说，

可以保证资金厚足，原料充裕，并且足够下三年的周转。 

这样，在同行业业务趋淡季时，『李发记』的生产还是旺季，生意越做越发达。很快，『李

发记』的角梳在国外声名大噪，特别是东南亚各地的橡胶园产业工人，淋水冲洗头发，大有非福

州角梳不可的意思。当同行也发现东南亚这块巨大的市场时，李氏三兄弟又想出其他的经营策略，

稳定顾客群。比如，『李发记』在外销角梳时，还兼销手工生产的橡胶园取胶工具，这种工具很

受当地产业工人的欢迎，而这种附带产品的畅销也为其角梳带来了同等的市场。 

鼎盛期的『三发记』 

1922 年至 1930 年是『李发记』最兴盛的时期。据史料记载，当时每月仅外销就可达到 16 万

支以上，制梳工人最多达 120 多人。此时，原有的店屋厂房已经不能满足使用需求，但因为隔壁

是台湾浪人开设的鸦片馆，没办法扩充。刚好，因为日本商人与『李发记』有买卖合同关系，日

本商人来工厂考察时发现，工场太狭窄拥挤，担心贻误交货时间。于是，由这个日本商人申请，

福州日本领事馆出面，驱逐封闭了临近８家鸦片馆，鸦片馆的地就由『李发记』购买，扩充作为

工场。这样，『李发记』店面扩展为两间，居家工场６间，前店后家。 

为了使三房此后都能立下发展基业，三兄弟协商各自用『李发记』、『李祥记』、『李厚记』

牌号，按业务经销路线在角梳及包装纸上分别标出各自的牌号。运往中国台湾地区和日本的用

『李祥记』牌号，运往国内北线等地的多用『李发记』牌号，国内南线以及东南亚一带多用『李

厚记』牌号，但都属于『李盛记』老牌的分支添记的牌号。当时，同业称三兄弟的角梳店为『三

发记角梳店』。 

1931 年，东南亚各地关税税率提高，外销业务受到影响，『三发记角梳店』开始寻找新的市

场。不久，李元琛亲自到香港设立角梳庄，试图将市场转向香港。转移市场很快让『三发记角梳

店』的经营得到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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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业务的迅速恢复与当时角梳行业在国内的发展趋势迅猛也不无关系。『李厚记』第三

代继承人李森钧曾经回忆：同年，越南人许德康就到店里招聘了李光临等 33 名工人到越南设厂制

造角梳。 

在这之后不久，『三发记角梳店』各房开始分开营业，长房李发记、次房李祥记各在斗中路

老店相邻的两间三层墙屋店面开业，后面各有三间工场，李祥记在这个时期立下『鹏程万里』的

商标。李厚记在两店对面将原来的职工宿舍扩建为店面，正式设立李厚记牌号，以『航海牌』为

商标。 

当时，三家虽然已经分开经营，但在业务上彼此支持，互通，业务发达。1933 年，福州角梳

由润光角梳店独家代表参加在美国芝加哥百年进步展览会展出，荣获金牌，这让角梳更加名扬国

内外。角梳行业在这个时期业务异常兴旺，不少新的牌号作坊也在这个时期冒出，生产批售角梳。

同业中有的老店铺由于自身生产能力不够，多向他们收购，然后用本牌号的包装纸出售，相当于

现在的贴牌生产。当然，这种方式的一个弊端是质量参差不齐。此时，『三发记角梳店』的角梳

因为不采用这种可能影响声誉的做法，他们仍然坚持由自己的作坊生产，店里的工人，多是长期

在店里生产、技术较好的老师傅，对店里需要的质量标准相当清楚。 

同时，『三发记角梳店』因为对店里工人的质量要求比别家高，薪酬待遇也会相应高，店里

除每天供应午餐一顿之外，每件计资均比同业高 10～20％。因此，在这里的一般工人，在当时每

天的工资大约是 1～1.2 元。 

店里的工人多数住在农村，每天早出晚归，在店里生产的时间也不限制，可以将半成品带回

家制作，成品经检验合格，有多少算多少，所以工人有进取心，对产品的自我要求也很严，决不

粗制滥造。这样，提高了店里的生产率和营业收入，『三发记角梳店』的年平均利润在那时可达

15％。品质优良和原料、成品储量充足，让『三发记角梳店』成为福州角梳行业的名牌。 

 

被终结的家族史 

战火扰乱的行业 

抗日战争爆发后，各地受战火影响，交通阻塞，海运不通，八年抗战中福州又经两次沦陷，

百业凋僻，民不聊生，全角梳业由繁荣兴盛转向衰落。 

『三发记角梳店』同样未逃脱大环境的衰败，在困境中挣扎生存。抗战初期，『李发记』 由

长子森璋前往香港设角梳厂，不久次子森琦也赶赴香港协助，福州的业务则由李元柄自己维持。

只是，福州的业务并未维持太久。1941 年，李元柄去世，『李发记』的福州店面关门。 

当时，『李祥记』和『李厚记』都转向内地开展业务，初期时形势不错，后来在衡阳长沙等

地，大批货物因受敌机轰炸或被战火波及烧光，损失非常严重。其中最严重的一次是在抗日刚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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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利时，『李厚记』留存赣州的大批货物因赶运往南昌应市，不幸水运中途，被日本放置在江中

的水雷炸沉，全部货物及押运友人一家均葬江底。遭遇众多劫难之后，两家商号的经济基础摇摇

欲坠。 

抗日战争胜利后，海运已通，大家都盼望福州角梳业从此能获得发展机会。可是，在当时国

民党政府的统治下，苛捐杂税变本加厉，纸币贬值，物价暴涨，外国货玻璃梳子也源源而来，角

梳销路大受影响。 

一再遭受严重摧残，这个行业到解放前夕已是奄奄一息，全业由最盛时的 80 多家下降到 10

来家。据史料记载，当时福州角梳行业工人失业率达 70％以上，侥幸留下的每天工作 10 多个小时，

而收入只有 3～4 斤米，根本不够养家糊口。『李厚记』角梳店虽基础较厚，尚能维持，但也无力

再发展业务。此时，『李厚记』的业务由李元琛接替。 

引退的家族史 

解放后，福州角梳业重新恢复发展。1951 年，华东区物质交流会在上海举行，在这次交流会

上敲定的 30 万支角梳的订货单，让跌入低谷的福州角梳生产得以恢复。 

1956 年社会主义改造开始，『李厚记』角梳庄与『润光厚』角梳店合并成立『福州公司合营

李厚记、润光厚角梳厂』。『李祥记』并入福州第二角梳厂。 

1958 年，福州第一、第二、第三角梳厂和公私合营角梳厂合并为『地方国营福州角梳厂』，

李森钧任副厂长。1961 年，企业体制改革，恢复名牌生产，李厚记与润光厚又恢复为公私合营角

梳厂。1966 年，两家角梳厂再度并入地方国营福州角梳厂。 

之后，福州角梳行业出现了 20 世纪 30 年代兴盛期之后的一段辉煌期，而『李厚记』的家族

史也同时逐渐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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坎坷少年 ∞ 摘自山野蛮人的纪念文章:『我的父亲』 

    我父亲陈之团，本姓李，天主教徒，洗名约瑟，1936 年生于福州城一户李姓商贾人家，他一

生极其坎坷，历尽了人世间的兴衰沉浮。父亲出生时，李家家业兴旺，我的曾祖父在福州城斗中

街一繁华地带开设商铺『李顺记』经营角梳生意（角梳号称是福州三宝之一），与其兄以『李盛

记』为号福州著名的角梳『三发记』（李发记、李祥记、李厚记）同出一宗。我曾祖娶有妻妾三

房，正房无后，二房（我曾祖母）迟迟也无子，便领养了我的祖父李一春。我祖父和祖母叶珍育

有二男一女，父亲是李家的大少爷，从小养尊处优，过着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阔少生活。李家后

来家道渐落，我的曾祖父去世后，李家也由兴盛转向衰败。 

    1941 年日本鬼子入侵福州城时，李家举家南逃到福清乡下江镜乡一带，我小曾祖母和她的嫡

孙（我堂叔）最后落户在江镜乡林厝村，我的两位姑祖母则嫁给邻近蔡厝村的两个农民为妻。我

祖父时在省城当宪兵，由于兵荒马乱，自顾不暇。祖母无法独自抚养幼小的儿女，她先是经一位

天主教神父将她的幼子（我叔父）托付给长乐县的一户人家收养，后又将她女儿（我姑母）李秋

芳寄养在福州一家天主教教会办的孤儿院。李家逃离省城时，祖母带着五岁大的父亲一起流落在

福清乡里，为了生计，她忍痛割爱将我的父亲托付给文房村的陈西禄和何金宋夫妇（我的福清祖

父和祖母），自己则四处为佣。 

    我的福清祖父和祖母也是家徒四壁，一贫如洗，但他们俩菩萨心肠，都是十分虔诚的天主教

徒。他们自己一生没有生育，先后收养了从印尼回国避乱的伯父陈金堂和后来成为我伯母的陈宝

宋，还有我父亲以及姑母陈（林）宝玉，同时还收留年幼丧母的侄儿。我的福清祖父体弱多病，

在大跃进后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中活活饿死，我的福清祖母是个典型的旧中国农村妇人，裹了一

双小脚，不足三寸，一生热心为善乐于助人，2006 年 10 月寿终正寝，享年一百岁。 

    我的小曾祖母小家碧玉，也裹了三寸金莲。在我的记忆中，她终生抽烟，在当时的福清乡下，

算是非常另类，她在我上初中二年级那年去世，逝时近九十岁。我的福州祖父在日本鬼子投降后

随民国军队到了台湾，大陆解放之前，曾回闽省亲并到过福清看望了父亲，国共分治两岸之后便

音信全无，不知所终。我的福州祖母也是个很虔诚的天主教徒，战乱后回到省城从事木雕工作，

1989 年 4 月因病去世，享年七十三岁。我的姑母李秋芳从孤儿院出来后便和我祖母一起生活，在

福州从事医务工作，现退休在家安享晚年。由于当时经手的神父早已作古，我的叔父流落到长乐

县之后就失去联系。 

 陈本美 

http://www.mae.cuhk.edu.hk/~bmchen/west/dad/dad.html 


